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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长仙（壮族）

□□ 许敏（壮族）

□□ 陈昌恒(壮族)

彭匈吾友，你怎么说走就走，怎么
那样匆忙。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今年
我 84 岁，你 73 岁，让我们一起去闯
关。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让我们一起
为繁荣发展民族文化，再奋斗，再出发
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走了也不告
诉我一声。

你还记得吗？去年那个炎热的夏
天，我打电话请你为《广西民族报》写
稿，“岜莱副刊”需要名家扶持，你说，
发展民族文化，我义不容辞。之前，民
族报社长对我说，他们计划创新发展，
发表些名人、名家作品，以提升民族报
的知名度，引领、带动民族文艺爱好
者，参加到繁荣民族文化行列来。民

族报的事，找到我的，我从来不过夜，
我立马就列出了一批名单，为首的就
昰彭匈。彭匈二话不说，马上把手头
的事拨开，连发来六篇文稿，民族报立
马陆续用大号通栏标题，在副刊头条
发表。之后，报社老总，又邀我写篇评
论炒炒，于是，就有我那篇《报屁股的
文章家》。报社的领导，趁热打铁，又
马上发起组建“岜莱副刊”微信群，
以方便作者与编者进行交流。接着，
又扩大，由广西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
发起组建广西壮族作家微信群，风风
火火，十分热闹。每天新作不断，民
族报从中择优选发，使副刊版面焕然
一新。

有了这两个微信群作为交流平
台，使今春的广西文坛特别热闹。大
家都纷纷拿自己的作品出来晒太阳、
晒春风，一时间，红的、蓝的、绿的、紫
的、黄的、白的……成了一个百花齐放
的大花园。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赞赏，
还互相“揭短”，互相批评，更有调侃些
趣闻逸事……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热
烈局面。

面对这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作家
们都纷纷表态，做出今年的写作计划，
眼下快到三月三了，我就打个电话给
彭匈，问他有没有新作，他说，他正在
忙着编他一部新作，就是《彭匈说人
物》。退休养生，最好的药，就是一个

“忙”字。勤奋，是彭匈的老毛病，不管
正业，业余，在职，退休，都一样，从来
不放下手中的笔。特别是民族文化方
面的文章，他从来没少写。他在电话
中答应说，我一定会写。

可是，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时，我
在广西作家网上得知，彭匈走了。

起初，我还不敢相信，继而我血压
升高，心跳加快，心悸，胸闷。我立即
量血压，高压 l80，低压 92，心率 72，标
示心律不齐，头晕眼花……彭匈吾友，
你怎么说走就走，一句话都不留。我
赶紧翻出我写那篇“报屁股”的文章，
我与彭匈交往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
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

亏月当再圆，人别星陨天。
你走吧，我不流泪。
江春不肯留归客，
草色青青送马蹄。
老朋友你走吧，我不再哭泣。
老兄我今日，白发人送黑发人，以

茶当酒，长歌当哭，送你一程。祝你一
路好走，让你的魂灵，化作一缕青烟，
天上地下，互通阴阳，让我们还能玩在
一起。

那年，下雨时我忘记把玉米收起
来，生怕被父亲打骂，躲到磨坊角落
的玉米秸秆堆里。当父亲操着荆条，
把我像小鸡一样拎出来时，他看见我
的裤子破了，屁股处还有两只“眼
睛”瞪着他，于是他挥不动荆条，只
好把我又丢回原处，随后甩给我一句
话：“就算你逃到‘红沱’我也能找到
你！”

我站起来追问父亲，“红沱”在哪
里？父亲说，红渡用壮话说就是“红
沱”，是一个远到你一生都走不到的
地方。

从那时候起，红渡在我的心里是
那样的神秘和遥远。我常常因为知
道有一个叫红渡的地方而沾沾自喜，
曾多次在作文中写到，我最想见的人
是毛主席，最想去的地方是红渡。我
也曾无数次追问过父亲、老师、同学，
却没有人能给我准确描绘过红渡究
竟在哪里。

1982年秋天，我去罗城矿务局看
望大舅。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车，也
是第一次到都安县城。那时候去往
罗城，还要在县城留宿一夜。当晚我
投宿蓝伯爷家，伯爷是个县府干部。
饭桌旁我跟他打听红渡，他说红渡是
都安县城厢乡（现在的澄江镇）辖村，
是红水河岸上一个美丽的集镇。红
水河在红渡把都安马山两县切为两
半，人们往来要坐船过河，红渡就产
生了，是都安通往马山、武鸣、南宁的
关口要津。古时称“洪津古渡”，后来
叫“红津古渡”。古渡两岸有青山、峻
崖、秀竹，景色迷人，是都安八景之
一。1967 年，古渡下游四五百米处
凌空架起一座全长230米，高80余米
的石拱大桥——红渡大桥，把 210国
道连通。210国道南起南宁，北至内
蒙古的包头，几乎贯穿整个中国中
部。

那一夜，听完伯爷的话，我兴奋
得像一个孩子要见到传说中的“父
亲”一样。

次日，班车开走 20分钟后，坐在
我身边的一位女孩说红渡到了。我往
车窗外看，绿树、平房、金黄的稻田和
不远处的山从我的眼前晃过，不足两
分钟，车子冲上了一座小坡，扑进峡
谷，红渡一转，躲到了车子后面，只见
一条美丽的河在车窗外缓缓流淌……

三年后，我到南宁打工，多次往
返于红渡后，红渡才像一篇难懂的课
文，慢慢给出我当年想要的解答：在
那个以双脚作为交通工具的年代，红
渡作为有河流和桥梁的地方，作为可
以种植水稻，吃上大米饭的地方，对
山里人而言，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
神话。

2017 年，作为“都安作家看都
安”采风团的一员，我再次来到了红
渡。

这时的红渡在不断地实现它的
神话：不久前，210国道都安至武鸣
提升为二级路建成通车，古渡上方又
架起一座新桥，新老两桥相互辉映，
如双虹卧坡。忻城至大化二级路沿
红水河北岸而建；红水河恢复通航；
已经开工的贵阳至南宁高铁从这里
经过；正在建设的贺州至巴马高速公
路经过这里并设有出口。另外，红渡
距离都安县城 12公里，距马山县城
14 公里，距大化县城 26 公里，是都
安、马山、大化三县的金三角地区。

更令人振奋的是，都安瑶族自治
县党委政府利用红水河复航之机，在
红渡下游一千多米处建设 500吨级
的大型内河港口，规划临港工业园
区，引来了鱼峰水泥等大型工业落
户。同时把扶贫移民搬迁作为“十三
五”脱贫攻坚工作的突破口，在园区
内划出一部分土地，安置大山里生态
脆弱地区的农户，让他们在这里安居
乐业，建成小康生活。这一回，人们
真的“逃到”了“红沱”。

现如今，从都安任何一个角落来
到红渡都不再遥远，而来到红渡的
人，一定也会走得更远。

王小二在村里算是一个名
人。既是名人，他就有了比一般人
更多的烦心事。这不，天刚放亮，
他就觉得头昏脑涨，视线模糊。由
于精神恍惚，老婆做的早饭他吃得
没滋没味，下蛋的母鸡他嫌叫声太
吵，天边的朝霞他说像是被谁偷偷
染了色……老婆看他这模样，心里

一阵紧，担心他会闹出什么好歹
来，硬扯上他往城里医院奔去。经
医生诊断，王小二患的是灵魂滞后
症，且具有代表性。医生解释说，
患上这种病的人，表现为在现实生
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时间和空
间压缩了，以致做任何事情都加快
了节奏，时时处于一种快跑状态，
而他的灵魂需要的速度却是正常
步行。

找到病因后，医生对症下药，
说一个疗程也就是三天就可以治
愈，但巩固强化时间需要一生。王
小二的病历比较典型，征得他本人
同意后，医生把它放大复印贴到了
医院的宣传橱窗里。病历是这样
写的：

诊断：灵魂滞后症。
症状：一、视网膜脱落，视力追

不上人影，只看到人影后面晃荡的
灵魂；二、间歇性耳鸣，内心无法对
外界声源发出完整回音；三、过敏
性鼻炎，遇上风吹草动就鼻痒，伴
随流涕，嗅觉敏感度降低；四、触觉
末梢器官减弱，常常忽视对他人肉
体和情感的接触，由此产生的距离
越来越远。

处方：注射精神疫苗三日，转
自我和他人精神抚慰一生。

建议：每天卧床睡眠，杜绝不
良步行，保持呼吸与脉搏同步。

据说，王小二在医院打了三天
针就康复了。回去后，他利用自己
作为名人的影响力，言传身教，村
里人渐渐掌握并遵循生命的运行
规律，不急不躁，人人形成一种平
和心态，个个精神饱满，身心健康，
整个村子生活一派安宁祥和。

如果没有山
没有凤凰
或许
就不叫凤山
就不是我
魂牵梦绕的故乡
然而凤山的山
和别的山不同
神秘而有些任性
不可一世
虽没有高原的雄浑
却有锋刃的野性
如一根尖尖的筷子
一杆尖尖的笔头
直插云端
当你行走其间
有如被凤山妹
包围的恩宠
至于凤凰
已嵌在悬崖上

穿龙岩
说起穿龙岩
它只不过
是一个大溶洞
洞内的钟乳石
密密麻麻
千奇百怪

形成具备
如你到凤山
你一定要去看看
从洞口上方
滴落下来的水
与激流到此的
九曲河交汇
滴答作响
潆流碧潭
你不妨舀起
一口水
提精气神

三门海
我在海南见过海
那是相当的绿
但与三门海相比
三门海的海还要更绿
那是鲜嫩的绿
绿得让人两眼发呆
海南的海没有边
一望无际的
三门海的海有边
在山中
是三道门
门上有株空悬的兰草
海南的海有低翔的白鸥
以及谈谈的鱼腥味

三门海的海有负氧离子
那叫沁人心脾

鸳鸯泉
鸳鸯泉很小
小得在地图上
找不到它的名字
说它小
高处俯瞰
像两颗凤凰蛋
又像一对乳房
流出的乳汁
滋生着一对对双胞胎
又像大地的一双眼
终日涕泪横流的
注入长寿之乡
——巴马盘阳河
凤山于是取得了

“寿源”的美誉

石马湖
金牙乡下牙村里
一块绿得欲滴的翡翠
悠闲地养在深山里
她年轻貌美
十八岁的样子
她的名气越来越大

但她也有烦恼
越来越多的候鸟人
翻山越岭
只为来看她一眼
她，没有从前那么自由了

仙人桥
仙人桥立于江洲乡风坪村
远远望去
犹如一头意欲
爬上山坡的鳄鱼
车马人流桥下
不敢高声语
好在万物归于静好
我宁愿称她为睡美人
横亘于两山之间
都说每一座山
都住着一个神仙
我低下头颅
爬到她身上去
那凸起的部位
果真有一座庙
当地人叫拉弓庙
庙内供着如来佛祖
我弯下腰，许愿
求佛祖成就此生
一段美好的姻缘

编者按：2 月 23 日下
午，广西著名文化学者彭
匈因病不幸去世，享年73
岁。彭匈，毕业于广西师
大中文系。历任漓江出
版社社长、广西人民出版
社总编辑，为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广西散文创研会
副会长、广西有突出贡献
专家。出版有随笔集《向
往和谐》《云卷云舒》《会
心一笑》等，其作品多次
入选“中国年度散文”集，
曾荣获两届广西政府铜
鼓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
奖银奖。惊闻先生突然
去世消息后，广西新闻
界、出版界、文学界一片
哀伤，纷纷对先生离去表
示震惊和悲痛。本报特
请苏长仙老师执笔撰文
以悼念彭匈先生——

长歌当哭祭彭匈

□□ 牙侯广（壮族）

山，还是凤山的尖（组诗）

编者按：广西壮族作家
许敏创作的寓言新编，与传
统的寓言故事不同，它直接
切入主题，从理性出发，然后
穿透理性，走向非理性，到达
生活的背面，以此来揭示那
些容易被日常事物所遮蔽的
东西。一个个看似荒诞但却
符合生活逻辑的故事，融入
了对政治、历史、自然、人性、
欲望、道德、伦理等复杂内容
的思考，深邃、沉凝、透彻而
悠远。本版将陆续选发，以
飨读者——

典 型 病 历

岜莱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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